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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 

  丈夫走了之后，素云觉得和婆婆住在一起太寂寞，实在过不了，就尽量在天津多住。她已

经安排好，把经亚每月的薪金连同生活津贴，一共一千一百元，六百元寄往北京家中。素云坚

持这是她丈夫挣的钱，应当属于她。曾太太不声不响，等素云不在家时，使汇票落到她自己手

中。有时素云回到北京，她总是到莺莺处住一、两夜，消遣得很快乐，往往到外面去赴约打

牌。  

  曾先生很恨自己的儿媳妇和当过妓女名声狼藉的女人在一起混，他又听人传言她俩在天津

时，有人常常看见她们在一处，他深悔当初结这门亲事。  

  桂姐说：“您为什么不管一管？”  

  曾先生说：“她在家惹的麻烦更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素云觉得督促丈夫在事业上向前发展，自己为他推展社会关系，这是对曾家立下大功。她

对莺莺说：“咱们若是不提拔他，他现在还不仍然是户部里一个低级职员？”  

  莺莺说：“这不过是刚开个头儿，袁大总统的六姨太太对咱们还能帮大忙呢。”六姨太太

是颇有名气的洪某人的亲戚，正是袁世凯最红的姨太太。  

  素云看见银行家，退休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巨型汽车，住在值千万元的现代西式的别墅之

中。她看见那些人的妻妾，女儿，穿着摩登的晚礼服，在戏园子里，在饭店的舞厅里，在夜总

会里，她觉得那正是她自己应当出现的场所。自从莺莺控制住怀瑜的银行存款，她就由怀瑜一

个姓金的好朋友代为买卖政府公债，买卖金条，做投机生意。关于许多公债的名称，利率，这

种投机生意的种种活动，素云是听熟了。有一天，在电话上素云听说仅仅过了一夜，莺莺就净

赚了九千元。莺莺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你也有钱哪。你若早听我话，恐怕已经赚了四、

五千了。”  

  素云说：“我若赔了怎么办？”  

  “不会赔的。在交易所老金消息最灵通。他都给六姨太太买卖呢。”  

  “我自己只有差不多一万块钱。我不愿冒那个险。经亚一点儿积蓄也没有。你也知道，他

在家又不能随便用钱。”莺莺微笑说：“哎呀，好笨。你从前说要搬出来单住。现在就是机

会。我想起一个办法。你就运用那一万块钱，要是赚了，钱是你的。若是赔了，告诉经亚，叫

他找他父亲去要钱。他若是反对，那更好。就提分家分产业。这样，你还有机会弄一笔钱。绝

不冒什么风险。”  

  因此素云开始认真做起来。第一个月的月底，一算帐，她赚了一千五百块钱。  

  素云说：“哗！咱们赚钱了，跟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了。”  

  莺莺说：“你毕竟不愧是财神之女。”  

  那天晚上，她们在饭店中莺莺的房间里，大事庆祝。老金是自己苦干起来的，机警，善交

际，大学念了一年就不念了。由于社会经验，他学得非常随和，遇到什么人都处得好。他能开

玩笑，能跳舞，北京城什么地方都熟悉，女人求他，都是有求必应，烟抽得凶，身上不是带一

盒烟，而是带五十支的一筒，说今天早晨才打开，现在已然去了一半。女人们都喜欢他，叫他

“老金”。他的两条腿永远不累，精神永远好。他能安排宴席，打电话替人订房间，计划到郊

外风景名胜地区去野餐。夫人太太傍晚无事可做，感觉到百无聊赖，就打电话叫老金。他接到

电话，不管在夜里什么时候儿，他都立刻撂下自己的老婆，跑到那些夫人太太们的住处，进入

她们的房间。  

  “喂！吴将军！您有什么吩咐？您要我立刻去吗？好。”莺莺打出电话去，对方都是称她

为“吴将军”。  

  于是大家都兴致勃勃，那天晚上过得轻松愉快。  

  在老金面前，素云就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她的傲慢自尊，她的社会地位，她的矫揉

造作，都一扫而空，仅仅是一个寻欢取乐的少妇而已，并且跟老金一齐鬼混，也确实寻求到了

欢乐。老金的一个朋友，批评素云在公开场合的傲慢态度，老金说：“老兄，您说这话，可冤

枉人家。她是个心肠直爽的女人，太好了。你不钻到这些名女人的裤子里，你怎么会知道她们

的心？她们也是平平常常的人哪。有时看完戏我送她回家去，她累得要命。在我认识的女人之

中，她是最寂寞的了。她想找点儿快乐，这你不能怪她。你应当在她的正面儿去看她。在正面

儿就是在夜里。”  



  的确不错，在一同寻欢取乐的爱人面前，素云的心灵是完全赤裸裸毫无遮掩的。她又是时

光倒流，童年再现，她和欢乐的朋友一齐玩耍，在重度早已失去的童年的快乐时，她又恢复了

一部分童稚的甜蜜。所以追求快乐，也就使人恢复了人的本性。只有老金似乎还能了解素云。 

  莺莺既然让怀瑜答应不再另有别的女人，她意思并不是说她不再有别的男人。这并不是有

失公道，因为怀瑜不假思索，率尔应允，就和他平日对别的事情一样，而且莺莺太了解他，而

莺莺之让他答应，意思是说怀瑜和别的女人有来往，她若知道是不行的，如此而已。所以莺莺

和素云这两个女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老金常在舞厅、戏院、饭馆儿里出现，这种情形自

然传到曾文璞的耳朵里。在戏院和舞厅里，她们也遇到过北京的官员，是在周末来天津消遣

的，还有几位穿长衫的“将军”，还有几个怪里怪气秃头的满清遗老，戴着呢帽，拿着手杖，

但是穿着中国衣裳，这些人在十几年前是满清显赫的官员，而今时过境迁，他们只能做先朝遗

留的残迹了。莺莺在她耳边低声说那个怪老头子就是前清的吴御史，另一个是有名的福建总

督，素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群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人。素云她知道，只要没有

孩子，她是安全无虑的。  

  素云写信告诉丈夫她很快乐，说老金是个大好人，说她自己在交易所正在做生意赚钱。这

封信把经亚吓坏了，他深怕出麻烦，抑郁不乐懊丧了一整天。他大舅子怀瑜也正在太原，经亚

就和大舅子说：“我在这个蛮荒野地，为的是挣几个辛苦钱，人都快累死了，这里没有戏院，

没有个讲究的旅馆，我太太却出去玩乐，拿着我的钱在交易所冒险赌输赢。”怀瑜安慰他说：

“别急。她们这俩女人会自己小心的。老金是我的好朋友，是个正人君子。”  

  “不行。我应当写信去告诉她赶紧罢手。我相信人吉凶祸福凭运气。你在交易所做生意，

那可以，因为你运气好。你命好。我可不是有福之人，我命不好。自从我一降生，我就觉得命

运不济。从来没走过运。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你妹妹有什么不好。可是你看看我的婚姻。我得

到了什么好处？你看我弟弟和木兰好享福。我命里一定有什么不对。我怕你妹妹若再接着做这

种投机倒把的生意，我会垮台呀。”  

  他的预言真灵。两个月之后，他听说他太太赔进去了那一万块钱，又向她母亲借了一万，

让他必须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父亲，还得想办法归还借的那一万。  

  经亚大怒，写信回去，说他不能让他父亲来赔这笔钱，并且说他不久回去和她算帐。  

  那年七月十七，祖母去世，经亚和素云都要回北京去。一天早晨，老祖母安然去世，没有

一个人知道，当时她的头从光滑的皮枕头上滑落下来。  

  经亚回到北京，人很消瘦，脸色晒得黑，穿着西服上身，哔叽短裤，那是他和美国工程师

一起工作时做的。他那消瘦的腿，穿着厚的羊毛长袜子，显得颇不好看。母亲看见他那么消

瘦，比以前又变了不少，非常伤心。可是他说他身体很好，说他已经渐渐喜爱山西省的高山。

说他那些冒险的事情，说在山路上掉下驴来，说他和工程师们的出差，住帐篷，他自己动手做

饭，那是他生平头一次自己做饭吃。整个儿看起来，他的这种生活经验，对他有好处；接触大

自然和朴实的农民，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他说工作还在进行，不过根据工程师的判断，

产油的希望并不大。  

  一年分别之后，一旦团聚，兄弟们非常亲热。在办丧事的前几天，那一万块钱赔掉的事，

暂时搁置未提，但是素云已经跟丈夫提过。经亚不明白素云为什么非去做投机的生意不可。他

见到了山地姑娘，她们挺直的身段儿，独立的精神，那种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故做娇羞，那种

真纯自然，实在让他无法忘记。如今素云在困难中哭诉乞怜，只惹起他憎恶之感。  

  经亚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做投机倒把的生意。”话说得比以前和她说话时，语气显得

坚定沉稳。“好哇，你自己有钱，你赔了，你自己想办法弥补上。”  

  他说话的腔调儿，使素云大吃一惊。素云说：“噢，想得倒好！我是给你赚钱，我赔了，

我得自己拿出来！你可黑了良心。”  

  “好吧。你对父亲去说。我和这件事可没关系。”  

  但是在随后几天，她算把经亚说服，使经亚相信此事若都推给素云一个人负责，实在是有

失公道，并且她也把经亚说动，使他认为已经到了分家析产的时候，因为他老是全家唯一负责

挣钱的男人，却没有挣钱人的一点儿特权，最好趁此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经亚同意向他

父亲提这件事。  

  祖母之死和丧葬的花费，自然而然构成曾先生盘算一下家中财务情形的时机。这些日子以

来，他觉得浑身患有虚弱的病症。清朝的太医称糖尿病为“消渴症”。他觉得内部发烧，素常

口渴，常觉得饥饿，但是没有胃口，皮肤日渐苍白。喝的水越多，尿也越频繁。白虎剂和人参



汤也失去功效。两腿发软，时常躺在床上或是躺椅上。等发现他的尿上浮有一层东西时，医生

告诉他患的是严重的“消渴症”，他的肾脏受了伤。曾先生读书多，知道这就是西汉文人司马

相如患的那种病，康复的希望不过十分之一、二。医生告诉他不要吃油腻，不要与女人同床。

他自然一直精神萎靡，垂头丧气。  

  一天晚上，在客厅里，曾先生躺在卧榻上，要和儿子们说话，于是家里人都来在他面前。

他说：“经亚、荪亚，你们祖母已经去世，我和你妈也年老了。仗着祖先在天之灵的保佑，这

些年来家里平安无事。我将来在地下见着先人，没有做什么难为情的事，也没有不能见人之

处。虽然我没有多少东西留给你们，也足够你们过的，不会饿着的。在钱庄我们还有差不多十

万块钱。是这些年来我省吃俭用积存的。家里由于你母亲善于操持，我没有搜刮老百姓，拿的

只是做官应得的。和前清时代别的做官的相比，我也许可以称为腐败，若和民国时代这些做官

的相比，我自己应当说是清廉。”他对当时民国的官吏这样攻击，孩子们听见都微微一笑。他

接着又说：“现在除去现款，咱们只有这一栋房子，一家值一万五千块钱的绸缎店，乡间的地

没有什么收入，税太重。我要你们知道这些事情。花费很大，这次丧事，至少要用几千块

钱。”  

  他还想再说，但是停下来喘了喘气儿。  

  素云看了看经亚，经亚犹疑了一下儿，然后鼓起勇气说：  

  “爸爸，我想告诉您点儿事情。您千万别生气。”  

  父亲以清朝大员的权威口气问他：“什么事？”“是这样儿。我不在的时候儿，您儿媳妇

在天津股票交易所赔了点儿钱。”  

  这是木兰和她丈夫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俩眼睛很快转向素云，素云的眼睛往地下看。  

  父亲喊说：“什么？”  

  “她买政府公债赔了钱。”  

  父亲喊道：“浑蛋！谁告诉你去玩儿那种东西——买空卖空！连那么点儿头脑都没有？”

他的官腔像大官审案子，经亚觉得像犯人受审。当时气氛沉静而紧张。  

  父亲最后问：“多少？”  

  经亚说：“一万。她原以为能够平平安安给咱们赚一点儿钱呢。”  

  曾先生转向素云，在胡子里飞浅着唾沫说：“谁告诉你去做投机生意给咱们家赚钱来

着？”  

  素云豁出来立即闹个决裂，因此才挺得起来说：“爸爸，这纯粹是运气坏；有交易所消息

最灵通的人给我出主意，他还给袁世凯的六姨太太买卖呢。”  

  “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金。”  

  曾先生坐起来，把长旱烟袋用力在地上敲打。“你这个小笨蛋！我早就跟你说来着。现在

当着我儿子的面儿，你知道一下儿也好。你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天津和莺莺还有

那个姓金的做的事。为了这件丢脸的事，人家已经耻笑咱们了。你在北京有家，你却不愿在我

们家住。你非要各处去跟年轻的男人乱来，丢我们家和你丈夫的脸。”素云的脸变得绯红，经

亚都气呆了，他向父亲说：“爸爸，您说的是什么？”  

  “你顶好知道了吧。全北家城都谈论这件事情呢。你下一步怎么办？”  

  素云现在要自己辩论。她说：“爸爸，您听人家说闲话。我没有做什么错事。而今这个社

会，跟着男人出去也算不了什么呀。”  

  公公大喝一声：“住口！你若是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我还知道。所有现代派头儿的女人都

是王八！”  

  “王八”本义是忘了第八个重要美德，就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耻”字，但是习惯

上和乌龟弄到一起了。这是大官常用来骂犯人的话。在暴怒的父亲面前，全家怕得鸦雀无声，

父亲气得喘吁吁的。受了这么一顿毒骂，素云羞得掩面大哭。桂姐扶着患病的老人离开了卧

榻，恼怒得噗噗的喘着气，走到里间去了。公公走后，素云突然停止了啼哭，也走出屋去。曾

太太坐着生闷气。经亚狼狈不堪，心中怀恨，觉得今天在全家面前丢了脸。  

  曾太太怒喝一声，把所有的丫鬟都赶跑。她说：“儿子，这跟咱们家的名声有关。不管人

传的话是真是假，你得想办法，不要再叫人讥笑。以前我若知道牛家的女儿是这样儿的人，我

决不给你办这件亲事。你媳妇儿若是再不检点自爱，她非把你父亲气死不可。”  

  经亚忽然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他号啕大哭，好像他郁积在心里多年的痛苦，从来没有

说出过，也从来不能说，而今在母亲面前随着涌泉般的热泪倾泻而出了。看见儿子如此，做母



亲的也哭起来，一边儿哭一边儿抚慰经亚，就仿佛经亚是小孩子一样，她说：“先平静一下

儿，我知道这够你受的。我告诉你父亲还这笔钱，弥补这项亏空。你若愿在家，就辞职不干。

咱们家不需要你跑那么老远去挣钱。”  

  荪亚和木兰也过来用话安慰经亚。  

  荪亚说：“哥哥，我们向父亲央求给你还那笔钱。”木兰说：“哥哥，你现在去看看素云

吧。告诉她先静下来，告诉她家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不要把这件事太

放在心上。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  

  经亚问：“她在天津到底做的什么事？”  

  木兰说：“我们不知道。父亲一定是在外面听人家说的。  

  你现在还是去看看素云去吧。”  

  经亚这才走出屋去，心里思潮起伏，感情理智，矛盾冲突。进屋一看，素云正躺在床上

哭。他好言安慰，素云一言不发。  

  经亚忽然一阵怒气上冲。他说：“你不用这么哭。我怎么办？你做的好事！你对得起我

不？我被人耻笑，戴绿帽子！父亲骂你，骂得对。你自己丢人，你也让我丢人。看看你的妯

娌。人家怎么能在家过？你就不安于室！”  

  憋着一肚子的委屈，经亚离开了妻子，出去和弟弟说话，谈论家里的财务情形。  

  他说：“我这个做哥哥的很蠢笨。今天的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是你嫂子的错儿。你们都不理

她，她才去找莺莺。”木兰说：“二哥，您别冤枉人。没人存心排挤她。您知道讨二嫂高兴是

不容易的。”  

  经亚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要说的是，她在咱们家是永远不会快乐的。说实话，咱们应当

分居另过了。现在办祖母的丧事，不久我还要到山西去做事。父母年老。你们若是同意，咱们

就请父亲分家吧。我们搬出去，也减少磨擦。”荪亚看了看木兰，木兰说：“年轻夫妇谁不愿

出去自己过？而是而今父母还在。父母在一天，谁也不愿分家。事情可不应当这么办。”  

  经亚又说：“可是现在有这一万块钱的亏空。若让你们也来分担，不能算对。可是，荪

亚，你为什么不找个职业？现在我一年挣这么多钱。大家都是花公家钱。我若把我挣的钱放在

公家钱里大家用，素云会不高兴。我若不这么办，你们会说我自私。”  

  荪亚说：“你那么办可以。你用不着太多心。这都是现代的新思想。咱们过去从来没有这

些问题。那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是一家人。若是起，大家一齐起，若是落，大家一齐落。但是

我知道二嫂子。至于木兰跟我，你放心，你挣的钱，你尽管自己留着。我们是在花父亲的

钱。”  

  这次谈话没有结论。他们正在说话，小喜子跑了来，喊说：“二少爷！二少爷！您在哪儿

呢？二少奶奶上吊了！”  

  他们跑去看，见素云躺在地上，全屋里乱七八糟的。原来素云在全家的女人面前饱受羞

辱，丢尽了面子，她就站在凳子上，把脖子伸进一条系好的裤腰带里，再把腰带挂在一根高的

床柱子上，然后用脚把凳子登开。可是裤腰带断了，她就摔在地上。冷香听到跌落的声音，冲

进去一看，看见屋里的情形，跑出屋外喊着求救。一个女仆进去，发现素云碰昏过去，但是还

在喘气。桂姐来了，曾太太和曼娘则躲着，怕得打哆嗦。等发现素云并没有死，她们才来看

她。大家把她抬到床上，二十分钟之后，她才开始呻吟，眼睛闭着，身旁如何，一概不理。  

  锦儿对木兰说：“那根裤腰带不是真断了的。我看见了。  

  系的扣儿自己松开的。”  

  木兰望望她说：“顶好什么也别说。倘若她刚才真自杀死了，她家或许要告咱们逼死了她

呢。”  

  素云的自杀企图，不管是真是假，总算得到了部分的胜利。分家析产原则上是拟定了，只

是先记在帐上。但素云并没遂了分居另过的心愿。家里三房，曼娘代表平亚，每一房名下只得

到两万块钱和乡下的一部分田地；曼娘的儿子，算是家中的长孙，分得那家绸缎店，将来好做

教育费；桂姐的女儿丽莲和爱莲分得五千块钱，将来做嫁妆费用。北京的住宅不分，只要父母

在，就一直不分，将来卖出去的钱，只分给经亚和荪亚。其余的钱由父母自己留用。在曾太太

的请求之下，曾先生由公款中给经亚付了那一万块钱的亏空，也就是说，这笔还债钱是由三房

共同负担的。  

  每一房可以动用自己的钱，或是花用或是投资，但必须取得父母的同意，或是接受父母的

指教。木兰倒很喜欢这种安排，她和荪亚开始认真思索怎样利用他们自己名下的那笔钱，心里

暗中感谢素云。  



  经亚原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参加祖母的丧礼。但是因为他妻子的麻烦，在家待了五个

礼拜。在第五个礼拜，他接到一封电报，电报上说美国在太原的代表问为什么祖母的丧事要办

五个礼拜之久，所以他最好立即启程回任。  

  在离家的那一天，他对荪亚说：  

  “我现在把钱控制得很紧，她不会再去拿钱乱来。我每月给她四百块钱，足够她用的。为

什么一个月一个女人要用三百块钱，甚至四百块钱，我真不懂。”  

  荪亚说：“为什么不懂？一夜打五十块钱的麻将，那算不了什么。她答应了么？”  

  经亚说：“不管她答应不答应，也只好如此了。你想我还要像奴隶一样那么拼死命供给她

挥霍吗？我自己花一分钱，我都要盘算……这个道理你知道。我们俩不像你们俩……她恨我，

我知道……哎，家就是个枷，是个枷！”  

  他从肚子的深处叹出了一口气。他摸了摸他的衣裳领子，仿佛他摸脖子上的锁索一样，木

兰和荪亚很为他难过。忽然，他直接向木兰说：“我若有像你这样一个妻子，我辛劳做事，挣

的钱都花个精光，也没关系。至少我也得到了点儿快乐呀。  

  但是现在我有什么快乐呢？”  

  木兰说：“二哥，现在你知道过去我为什么跟她和不来了吧。现在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她在

家过得舒服点儿，但是事情可不是一方面儿的，她得答应才行啊。当然现在她有点儿惭愧，过

一阵子也就好了。至少过去的事我不会再提的。”经亚坐着听，可是听而不闻。他结结巴巴的

说：“若是我……我……”  

  木兰问：“什么？”  

  他喊说：“我和她一刀两断。我和所有的富家之女都一刀两断。我若是，若是有机会再

娶，你知道我应当娶什么样子的小姐吗？”他好像是自言自语说：“在山西，我看见了那么多

可爱的乡下姑娘。我娶了谁，她都会感激我的。”  

  木兰说：“你说笑话吧？”  

  “你不相信？三百块钱一个月的薪水，甚至于一百，甚至于五十，都会使一个乡下姑娘乐

得要死啊！她会把我照顾得满好，并且忠心耿耿，心满意足，会整天做事。这不是人过的日

子，天天吵嘴。”  

  木兰沉不住气了，她问：“你不是想和她离婚吧？”“离婚？随时。她说哪天就哪天。有

什么关系？不过现在先别让她知道……你知道我要娶的是哪种女孩子吗？”由他的声音听来，

经亚似乎已经自由而快乐了。“我要娶一个以前受过苦的。一个歉年逃荒的，比方说吧——小

孩子时被人卖过的，做过奴婢的，挨过饿的，再卖给人做妾的，受过大太太打骂的。然后，第

三……”经亚停下来。  

  木兰替接下去：“第三，她跑到尼姑庵，跑到五台山上出家当过尼姑的，对这个人世间的

繁华享受死了心的，然后碰见一个和美国工程师一同旅行的青年，两人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再

度结婚。是不是？”  

  经亚大喜：“正对！正对！那样的女人该是个多么好的太太呀！我就像公主一般待她！” 

  经亚走时，他最后的话是：“这次我真高兴走。也许五台山上一个尼姑正等着我呢。谁敢

说不会？”  

  暗香带着阿满一直在一旁站着听，经亚并没有注意到她。他走了之后，木兰看暗香看了很

久，似乎一时心智不灵，不能一时把零散的过去的记忆串连起来。  

  最后，她微笑说：“暗香，你到不到五台山去？”  

  暗香低下头，用筷子喂阿满吃东西。  

  木兰对于荪亚和她自己那一笔钱应当怎么运用，煞费心思。她想用了那笔钱，荪亚应当也

因此找到一个职业。她向荪亚说：  

  “咱们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哪。妙想夫人。”  

  “你喜欢干什么？”  

  “直截了当来说，我受的教育是为了做官，现在我不肯做官了，所以别的都不能做。”  

  木兰说：“荪亚，这一次，说正经话。咱们若是把钱放在钱庄，七厘的利钱，一年一千

四，若是连付房阻，根本活不了。说真格的，你得找一个职业。现在我是商人的女儿，我有一

套不足登大雅之堂的普通老百姓的打算，你要不要听？”  

  “当然要听。”  



  “我是要做个平民百姓。不问政治，不求闻达，只求做个商人的妻子——丰衣足食，无忧

无虑。这儿开一个茶馆儿，那儿开一家布店，再开一家小饭馆儿，咱们担保食有美味。等老人

家百年之后，咱们搬到一栋朴质的房子，带一个小花园儿，无人来欺压，得空到水上泛舟为

乐。你知道我从来还没游过杭州。杭州现在仍然在我心里还是一个梦境——只听母亲和红玉说

过。杭州的沙锅鲤鱼头是很有名的。咱们在西湖边儿上买栋房子。我再学画画儿。住在那儿，

孩子们也在那儿长大，我自己教他们。这对人生不算是什么奢望，你说怎么样？”  

  “妙想家，这已经是奢望了。你想咱们有那份儿福气吗？”“说实在的，我所求于你者并

不多。愿上苍保佑，咱们也不求什么功名富贵。我可以做普通生意人的妻子，你也许觉得意

外。我能给你做很好吃的素菜啊！”  

  荪亚问：“那么开什么商店？”  

  “我父亲有好多商店。咱们可以向他老人家买一家茶庄，或是一家药铺。什么店都可以。

即便是扇子店，杭州的出名的刀剪店，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但是当铺除外。我能过那种日

子。”  

  “你若继承下一家当铺，你怎么办？”  

  “我把一切人家典当的东西全都退还，关门大吉！可是我喜爱别的生意，大家做生意都似

乎那么忙。”  

  “妙想家，这都是你的想象。你是富家之女，你只觉得开家小商店也是诗情画意的。”  

  “你现在能不能经营一家商店？能不能？”  

  “当然我能，但是什么商店？”  

  “咱们跟我爸爸去说。”  

  木兰和荪亚去看姚先生，姚先生思索了一下儿，然后说：“你们若是愿意，杭州的商店我

可以给你们一家。可是如今公婆父母健在，你们不能到南方去。为什么不把华太太的古玩铺的

股份接过来呢？现在生意很好。去年赚了五千块钱。”  

  木兰说：“好主意！可是那股份是舅舅的。”  

  “这个可以商量。”  

  “您想舅舅会让出他的股份吗？”  

  父亲十分有把握的说：“为了我的女儿女婿，他会。”  

  “华太太也卖旧书吗？”  

  “大部分古玩店也卖旧书，华太太不卖。”  

  木兰越想那古玩铺，越觉得着迷。古玩铺是个悠闲的生意，顾客不多，而到古玩店的客

人，也大都像古玩一样，他们会徘徊玩赏，一闲谈就一个下午。在古玩店可以遇到画家，遇到

学者，若是再加上珍本书籍部，可以遇到更多的学者，也可以结交成朋友。  

  这个想法就立刻办到了。冯舅爷答应只保留他那全部股份的四分之一。因为那家古玩店几

年来一直赚钱，他以一万五的价钱，卖给荪亚四分之三的股份，因为大家是一家人，荪亚把这

个办法说明时，曾先生立刻同意。所以冯舅爷带着他夫妇去看华太太，她听说姚家的小姐要到

她的古玩铺做股东，她觉得万分的光彩。  

  巧得很，荪亚和木兰第一天在古玩铺时，正好遇见老画家齐白石。齐先生正坐在藤椅上打

盹，鼾声大作，大腹便便，时起时伏，在肚子上的胡子也随之上下。木兰以为是个老用人，以

为也许是华太太的亲戚，轻轻问华太太：“那是谁呀？”  

  “是画家齐白石先生。”  

  但是齐先生并没有真睡着，因为他眼睛也没睁，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话：“不要卖了我。我

不是这儿的货。不过，可以卖一个晚上，只要两斤酒，一碟子酱羊肉就行了。”木兰以低而富

有音乐美的声音大笑出来。她说：“齐先生，早就想认识您了。”  

  老画家还是闭着眼睛，他说：“声音好妙！声音好妙！我真想画下来。”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一看见木兰，他坐起来，赶紧找他的拖鞋。  

  他问：“你是谁？”还没等木兰自己介绍，他又接下去说：“对不起！不要见怪！我早就

想画一个像你这样声音的仕女呀！”  

  木兰大喜，她说：“是吗？今天晚上您可以出卖了吧？我们愿用两斤酒来买尊驾呢。您说

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正阳楼？还是致美斋？”  

  对这位伟大画家，这样不拘俗礼，在她邀请了餐叙之后，木兰才觉得太唐突，心里才害

怕，但是这却正投合这位老画家的脾味。所以木兰和他在古玩铺闲谈了一下午，那天晚上庆祝

新股东加入合伙，连同华太太，齐白石先生，大开盛宴。  



  那是第一天荪亚做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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